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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9年 10月，刘大响在中推核心机旁留影。

②1980年 4月，在英国参加斯贝发动机高空台试验
的参试人员（前排右二为刘大响、右三为吴大观）。

③2002年，俄罗斯科学院授予刘大响荣誉博士学位
（左为俄罗斯科学院法沃尔斯基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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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机遇

刘大响，1937年 10月 14日出生于
湖南省祁东县罗口町镇清公祠村。祁东
县因县城在祁山之东而得名，古为扬越
之地，春秋时属楚国，明朝重臣宁良、清
廷尚书陈大受、红军将领王如痴、革命
志士曹炎、画家管锄非等皆孕育于此。

虽说刘氏家族家境较好，但刘大响
年少时，物质亦相当匮乏。那时缺电，刘
大响大部分晚习时间是在蜡烛和汽灯
下度过的，一直到他在县城刘氏私立崇
汉中学初中毕业前一年，学校才开始有
了电灯。

这让少年刘大响深刻认识到，没有
电国家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中学时代
的刘大响对电学兴趣浓厚，想报考清华
大学电机系，立志将来搞发电，为国家
电气化作贡献。

没想到，一次偶然机遇改变了刘大
响的一生。

高三快毕业时，北京航空学院（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作
为国防院校，直接到基层高中挑选优秀

毕业生，学校要求刘大响第一志愿填报
北航。在参加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后，
经过严格政审，刘大响和另外 5名同学
被保送进入北航。

1955年 9月，当刘大响跨入北航大
门时，看到了醒目标语———“欢迎您，未
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那一刻仿佛有
一股热流涌向全身，他感到无比振奋，
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学好专业、报效
祖国。

进入北航不久，刘大响被分到航
空发动机设计专业，从此与航空发动
机结下不解之缘。用他自己的话说，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当时不存在你
想选择什么专业的问题，一切听从组
织安排”，填表时他毫不犹豫写下“服
从分配”四个字。

刘大响与航空，特别是航空发动
机，可谓“先结婚、后恋爱”，随着时间推
移，这种爱愈发深沉、痴迷。此后的 60
多年，无论何时何地，他所想所干的都
没离开过航空发动机，并为此付出了毕
生心血。

不进机关上一线

1960 年，刘大响因成绩优异，本科
毕业后被保送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
名航空发动机专家宁榥教授。1962年
2 月，由于身体原因，刘大响申请提前
结业，失去了难得的副博士研究生学
习机会。

当时北航将他的档案上报到国防
科委，确定单独分配。3 月的一天，国
防科委的一位佩戴中校肩章的同志约
刘大响谈话，说经审查后同意接收他
到国防科委机关工作，还说国防科委
就在北海公园边上，条件很好，“你的
办公室就在四层，站在窗户前就可以
看到北海公园”。

谈完话后，对方征求刘大响的意
见。刘大响表态服从组织的分配和安
排，但还是希望到科研一线做技术工
作。过了大约 10天，刘大响接到通知，
安排他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现中国航
空研究院，以下简称六院）工作。

按照要求，刘大响到六院院部所在
地天津军粮城报到。在那里住了 3 天
后，一位干部处领导找刘大响谈话，说
六院刚成立不久，需要大量科技管理人
才，希望他能留在院部机关工作，并说
六院院部很快要迁到北京去。刘大响表
态还是坚持到基层，到科研生产的第一
线去。

经领导同意，刘大响最终选择了

沈阳的六院二所。二所是搞涡轮喷气
发动机的，刘大响学的冲压发动机专
业，属于空气喷气发动机。大学期间他
曾到 410 厂实习过，知道沈阳冬天很
冷、吃粗粮多、条件艰苦，但专业比较
对口。在他看来，只有去沈阳才能更好
地学以致用。

1962年 3月，刘大响赶到沈阳六院
二所（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代号 606 所）报到，开始了他动力人生
的奋斗之旅。

在那里，刘大响结识了著名航空
发动机专家、时任二所技术副所长的
吴大观。之后，两人亦师亦友五十余
载，共同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

告别城市，深居山沟

624 所是刘大响的第二故乡，地处
我国大西南的松花岭观雾山下。从 33
岁到 63 岁，刘大响人生中最宝贵的美
好年华是在这个偏僻山沟中度过的。

深居山沟三十载，刘大响用自己

的言行诠释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

彼时，新中国悄然布局“国之重
器”———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
（以下简称高空台），开启为中国飞机装
上“中国心”的筑梦征程。

1970年 10月，为了适应我国航空
工业的发展和备战需要，三机部在四川
江油成立六院 11所（即后来的 624所，
现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建设喷气发
动机的技术后方和试验研究基地。经空
军司令部批准，上级决定将 606所第七
研究室全体人员以及其他科室部分人
员，共计 308 人分迁到 624 所，支援国
家大三线的建设。

此时的刘大响已是 3 个孩子的父
亲，去的是川西北崇山峻岭的山沟沟，
爱人又将面临丢掉所学专业的苦恼。许
多人都犹豫了，但刘大响还是恪守他常
说的一句话“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举家
搬迁。

刚到山清水秀的松花岭时大伙儿
还有点新鲜感，有说有笑。时间一久，新
鲜感消失了，只剩下莫名的寂寞。在刘
大响记忆里，由于四周都是高山，这里
的天比沈阳黑得早，到了晚上，习惯城
市生活的人们难免情绪低落：感觉天空
像一个带孔的锅盖，把自己扣在大山里
面，中间只露出那么一点点天，颇有“井
底之蛙”之感。

但刘大响不容自己感伤，只争朝
夕，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1974年 4月，刘大响被任命为第十
一室（高空台研究室）副主任，分管高空
台的调试和发动机试验工作。高空台由
624所负责设计，因此十一室是一个大
室———既是整个高空台的设备设计室，
也是高空台和地面台的发动机试验研
究室，人数曾多达 128人。

队伍建起来了，可技术呢？当时很
多人都没见过高空台“长”什么样，怎
么干？

1980年初，我国从英国引进了较为
先进的斯贝 MK202涡扇发动机生产技
术，在国内完成地面试验后，还须送到
英国去做高空台的考核试验。该考核试
验意义非常重大。

在赴英国参加斯贝发动机高空台
考核试验之前，带队副团长吴大观找刘
大响谈话，明确由刘大响担任高空台考
核试验小组组长，说：“这次考核试验，
你们 624所的技术人员，既要将斯贝发
动机考核试验搞好，又要向英国学习试
验方法和经验，回国后要将我国自己的
高空台建设好、调试好。”

在斯贝发动机高空台考核试验期

间，英方只同意刘大响他们参加试验，
却不提供高空台设备设计、模拟技术、
试验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任何细节
和资料，甚至禁止我国的技术人员单独
到高空舱中去观看。于是，刘大响就组
织考核小组的全体成员，白天利用一切
机会多看、多问，向英方专家请教，晚上
回来交流讨论、对笔记，并将主要设备
画出来。

经过半年努力，考核试验获得圆满

成功，刘大响一行对英国高空台的设
备、系统、调试和试验方法等也都有了
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从英国“取经”回
来后，刘大响组织大家编写了近 100万
字的出国技术总结资料和报告。

“不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台’，
绝不离开山沟”

1980年 9月，正当刘大响他们摩拳
擦掌，准备把在英国学到的斯贝发动机
高空台考核试验先进技术和经验用于
我国的高空台建设时，却遇上了 1981
年国民经济大调整，高空台二期工程被
列为“缓建项目”———经费锐减，设备安
装队伍撤离，科研人才东南飞，技能骨
干下海经商，原先的 128人只留下 60
多人，即便留下也深感前途渺茫……

面对突然而至的“当头一棒”，作为
高空台试验研究室主任的刘大响，承受
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和负担，困惑难解、
寝食难安，苦苦思索突围之道。

他感觉首先要稳定人心，为此他
多次召开全室动员大会，一遍遍地阐
述高空台的重大意义，讲清其前途是
光明的、停缓建只是暂时的，让大家树
立必胜的信心，一定要留下来坚持到
底。“我这一辈子就奉献给高空台了，
不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台’，绝不离
开山沟，死在松花岭、埋在观雾山。”看
到刘大响如此坚定，一批骨干也纷纷
表态愿意留下来继续干，这给了他以

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骨干人才稳住了，下一步怎么走？

庞大而复杂的高空台总不能坐等 5 年
吧，如果真是那样，5年之后的高空台将
变成一堆“废铜烂铁”。为了寻找破解之
法，心急如焚的刘大响开始深入基层一
线调研，走访技术骨干。

集思广益后，刘大响决定采取三条
措施：一是组织“安装收尾突击队”———
从机动处借调几位老技师，加上原来的
工人和技术人员，再请一些当地农民工
干力气活。而他自己则既当干部，又当
工人，同大家一起干活，共同完成设备
和系统的安装收尾和管道清洗工作；二
是起草《尽快恢复 SB101高空台重点工
程建设》的建议书，事实证明，该建议书
对后来摘掉“停缓建”帽子，于 1984 年
提前恢复重点工程建设起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三是积极主动申请经费，进行
“高空模拟试验技术研究”和“高空台一
期工程总体性能调试课题研究”，为日
后的高空台一期工程奠定了良好的技
术基础。

当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高空
台全体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 624所精神，边
安装、边收尾、边调试、边研究，硬是把
“停缓建”的 3年变成了热火朝天搞研
究和调试的 3年，把他们在英国学到的
先进技术真正应用到了中国高空台上。

1985年，SB101高空台用涡喷 7发
动机直接排大气调试获得成功，次年又
完成了“涡喷 13AⅡ发动机进口流场畸
变模拟鉴定试验”。这不但为我国自行
研制的歼 8Ⅱ飞机定型作出了贡献，而
且使高空台一期工程提前 8 年投入使
用，也为高空台二期工程建设赢得了宝
贵时间，更重要的是鼓舞了士气，增强
了上级领导和所内职工对高空台建设
的信心和决心。

高空台建设项目自 1965年国家批
准立项后，通过全国近百家企事业单位
团结协作、上万名建设者共同努力，历
经 30个春秋的艰辛磨难，凝聚了两代
人的理想追求和聪明才智，涌现出一大
批以刘大响为代表的告别大城市、深居
山沟、为国无私奉献的优秀人物，最终
于 1995年 10月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
入使用。1996年，该项目被评为“九五全
国十大科技成就”，1997 年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

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杰出科学
家，刘大响取得卓越成就，为国家作出
重要贡献，除了党的领导和团队的共同
奋斗外，也与他个人扎实的科技能力和
优秀的思想品质分不开。与他一起工作
多年的同事们如此评价他：理论基础扎
实，密切联系实际；刻苦钻研学习，逻辑
思维清晰；虚心集思广益，同心协力奋
斗；遇事沉着冷静，敢于担当负责。

老牛自知使命重

进入晚年后，刘大响十分关注我国
的航空应急救援，情牵百姓安危。

航空救援作为一种应对自然灾害
和突发事件的常用手段，已成为当今世
界许多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主要救援
力量。目前，美、加、俄、日、德、英等发达
国家均已设立国家航空救援中心，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我国
疆域辽阔，自然灾害频发，应急救援已
与国情、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的期盼等
不相适应。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汶川地区
发生特大地震。把四川当作第二故乡的
刘大响心系灾情，敏锐地发现了航空救
援在施救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地面装
备不够，通航机场太少；救援飞机数量
太少，而且不配套；体系不太完整，航空
救援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缺乏专业的、
高水平的航空应急救援队伍等。

是年 12月 15日，在中国航空学会
召开的第九届七次常务理事会上，专家

们就四川汶川地震后如何建立“中国航
空应急救援体系”问题进行了热烈讨
论，认为建立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增强抗灾救援和应急服务水平已刻不
容缓。

2009年 2月 25日，中国航空学会
组织召开“航空抗灾救援体系建设高层
论坛”。刘大响建议，会后由起草小组据
此编写课题研究报告，以院士签名的方
式递交给中央领导。

同年 4月上旬，由顾诵芬、师昌绪、
庄逢甘、刘大响、钟群鹏等 27位院士共
同署名，向中央领导呈送了《咨询建议
书》。该建议书一是建议制定“国家航空
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并设立
“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发展”和“航空应急
救援保障条件建设”两个专项；二是制
定“逐步开放低空空域工作规划”，组织
好低空空域逐步开放试点工作。

令人欣喜的是，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工
作，在报告送达的第二天，就有五位中
央领导同志对此作出了重要批示。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县发
生 7.0 级地震，震后刘大响在接受媒
体有关如何看待芦山地震中航空应急
救援所发挥作用等问题时谈道：在我
们这个地质复杂、灾害频发的国家，只
靠一时一地的经验积累，只靠局部地
区临时征调救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最终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要建
立完整的全国性的应急救援体系，这
是涉及每一名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
民生问题，“我有责任为此呼吁，向中
央建言”。

2021 年 5 月 14 日，国务院抗震救
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四川省
人民政府联合在四川省雅安市等地举
行“应急使命·2021”抗震救灾演习。其
间刘大响表示：在构建以人为本的和
谐社会大框架下，建设“军民融合、平
灾结合”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当灾害
发生时，航空应急救援可以减少灾害
损失，通过政府资助、专项保险和社会
捐助等措施，使受灾当事人享受“免
费”航空救助，体会到“党和政府就在
我身边”。

2021年 10月 13日，采集工程小组
在采访时，刘大响就建设和发展航空应
急救援体系问题进行了具体解释：“如
果救援体系建立了，老百姓受益。如果
是中国公民，在国内任何一个地点出了
灾难性事故，只要他呼救，半个小时，在
山区最多一个小时，我们的直升机和医
务人员就会赶到现场救治，然后用飞机
把他送到医院……”

自 2008年起，刘大响积极呼吁建
立国家航空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建议开
放低空空域、发展通航产业、开放非传
统新型航空发动机研究等，先后得到中
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和部委的大力支持。

2018年 3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设立国家应急管理部，以防范化
解重特大安全风险，健全公共安全体
系，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2021年
12月，国务院下发了《“十四五”国家应
急体系规划》。

近年来，进入耋耄之年的刘大响依
然“飞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只要有关
航空事业发展的会议、展览、论坛，他都
要挤出时间参加，借机大力宣传发展航
空应急救援、发展通航产业和根治飞机
“心脏病”。

“献身航空动力，立志报效祖国”，
这是刘大响 60多年一直奉行的信念。

如今他依然肩负责任和使命，四处
奔波、建言献策。“我是属牛的，老牛自
知使命重，不用扬鞭自奋蹄。为了让国
产飞机都装上强劲的‘中国心’，我愿生
命不息、奋斗不止。”
（作者陈雁系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毕娟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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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响的名字，在中国航空界颇为响亮。这不仅因为他
是中国航空动力界的第一批院士，也不仅因为他是亚洲第
一台高空模拟试车台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曾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特等奖，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工作在科研一线，隐于青山
深处三十载，与党同行、为国奉献，以一路不曾停歇的奋勇
攻坚克难，为我国航空动力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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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响（1937— ）

航空动力学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1937年 10月 14日出生于
湖南祁阳，1955 年考入北京航空
学院发动机系，1960 年攻读硕士
研究生，两年后被分配至国防部
第六研究院工作。1986年起任中
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原 624研究
所）总工程师和第一总设计师，在
高空模拟试车台建设和国防科技
关键技术预研中突破多项关键技
术。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持完成的“高空模拟试验技术”
项目，在 1996 年被评为“九五全
国十大科技成就”，1997年先后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何梁
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0 年后担任中航工业第
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并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2001
年起兼任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
载工程学部副主任、中国航空学
会副理事长、国防科工委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总装备部科技委
委员等职。2002 年获俄罗斯科
学院荣誉博士学位。2003 年当
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外事委员会
委员。

1996 年，刘大响（左）与焦天佑领

取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当年，科技人员在参加 624所
建设时运输电线杆。

▲高空舱运抵 624所现场。


